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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佛入俗 人神共度——盂兰盆会的日本传播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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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历代中13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一直担当着文化输出的重要角色。中国的节日有些被 13 

本照搬使用至今 ，有些则是被部分吸收后保 留下来。由中国传入 日本的盂兰盆会在与 日本人的风俗 习 

惯、宗教信仰及日本的国情、国民性等方面不断融合、演进后，经由佛事活动变为民间俗事，扎根于民众 

骨髓，最终发展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规模隆重、声势浩大的日本盂兰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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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民族都拥有符合自己风格和特色的节13文 

化，它是这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孕育的精神财富， 

是人类生存智慧的结晶。传统节日也是人类文明的延 

续和发展的载体，支撑着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 

千百年来，也有一些节 13已经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退 

出。如有学者曾指出：“目前 ，盂兰盆法会在中国还在 

佛教寺院举办，但民间的盂兰盆活动已荡然无存，中国 

人已经不知盂兰盆为何物。”[1](P224—225)而在 日本， 

盂兰盆节却是一个可 以和春节相提并论的重大节 日， 

同时也是国家法定节日中休息时间最长的节日之一。 

本文试图分析由中国传人日本的盂兰盆会如何经过千 

余年的不断吸收和沉淀，经由佛事活动变为民间俗事， 

扎根于民众骨髓 ，在 日本发展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规模浩大的盂兰盆节。 

日本盂兰盆节由中国传人，经历了多个传播阶段 

和演进过程。 

(一)中国盂兰盆节随佛教传入 日本 

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风俗 

习惯也传人了13本。中日两国有学者认为盂兰盆节在 

日本传播始于7世纪初，也有一些国内学者认为13本 

的盂兰盆节是 由遣唐使传到 日本的。笔者认为，遣唐 

使将中国盂兰盆节传人日本的提法值得商榷。因为关 

于盂兰盆节的记载早在公元 606年《 日本害 》 

[2](P129)中就已经出现，只能说遣唐使进一步推动了 

中国盂兰盆节在日本的传播和推广。 

笔者梳理史料 ，确认盂兰盆节不是由遣唐使或遣 

隋使传人日本的。根据《遣唐使》[3](P202—205)和 

《遣唐使全航海》[4](P20—24)以及《最新日本史囡表》 

[5](P310—313)记载，推古八年(600年)日本首次派遣 

隋使到中国。推古天皇(13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天皇)在 

位期间共向中国派遣隋使四次，但在史料中没有明确 

记载第一次派遣的遣隋使是否回到 El本。第二次派遣 

的小野妹子于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到中国，推古 

十六年(608年)和隋朝大使裴世清一同回日本。另外 

两次派遣的大使也分别于推古十七年(609年)和推古 

二十三年(615年)回到 日本。舒明二年 (630年 )日本 

第一次向中国唐朝派遣遣唐使，在舒明四年(632年) 

和唐朝使者高表仁等一同回日本。由此看，《 兢13本 

害 》中记载的推古十四年(606年)盂兰盆会比13本 

第一次派遣唐使的时间还要早二十余年，足以证明13 

本盂兰盆会的传人时间，比史载 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时 

间要早，因此可以断定盂兰盆会最初不是通过遣唐使 

传到日本。虽然日本在公元600年第一次派遣隋使来 

到中国，但史料中没有关于遣隋使回国的消息。第二 

次派遣隋使的时间是公元607年，比史籍中已知最早 

举办盂兰盆会 的时间晚一年。因此，目前也不能断定 

是遣隋使将盂兰盆会传人日本的。 

据《束7， 7世界5：括f于弓日本古代史耩座5隋 

唐帝国 日本》记载，公元538年佛教传人日本，得到 

了苏我氏的大力推广，由此开辟了一条佛教兴隆之路。 

而以天皇为代表的皇室最初则对佛教采取了静静观望 

的态度。此后一直到 13本第 31代天皇用明天皇继位 

(585～587年)才有了变化。用明天皇曾将丰国(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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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九州、福冈县、大分县)的法师们邀请到宫中，利 

用佛教治病，在宫廷中得到好评。公元 587年苏我氏 

开始修建法兴寺，于 596年建成 ，历时九年。苏我氏修 

建法兴寺的原因在于希望佛法兴隆。于是贵族们纷纷 

效仿修建个人寺院，佛教在部分贵族中兴起。这些贵 

族通过佛教祈求现世和后世的安康 ，其中后世涉及到 

祭祀七世父母和祭拜祖先，因此围绕祖灵而举行的盂 

兰盆会在寺院中开始举行[6](P109—115)。 

由上可以推断 ，最初盂兰盆会是随佛教传人 日本 

的，但皇室对其采取观望态度，并未积极吸收盂兰盆会 

文化。用明天皇“请僧入宫”成为 El本佛教历史上的重 

大转折点，标志着天皇允许佛教进入宫廷，皇室由最初 

对佛教的观望变为开始尝试接触佛教 ，为佛教进入 日 

本皇室打开大门。之后推古天皇在 日本历史上首次派 

遣大使到中国，加大了佛教的传播力度。部分贵族为 

祈求现世和后世的福禄，开始修建寺院，同时举办盂兰 

盆会祭拜先祖。皇室及贵族们对佛教的信仰加快了盂 

兰盆节的传播。 

(二)平安时代的日本盂兰盆节 

日本关于盂兰盆节最早的记载出自《圳兢13本害 

》，书中记述了推古天皇在推古十四年(606年)“四 

月八 日和七月十五 日设斋”[2](P129)。文 中所述的 

“七月十五 El设斋”可以肯定是举行盂兰盆节的活动。 

只是当时虽然设立了仪式活动，但此处并没有出现“盂 

兰盆节”以及“盂兰盆会”一词 ，估计是当时其规模和影 

响不够大。该书另有记载：“齐明天皇三年 (公元 657 

年)七月十五 日，在奈 良飞鸟寺的西边制造 了须弥山 

像，并举行了盂兰盆会。”[2](P264)这里首次出现了 

“盂兰盆会”一词。“齐明天皇五年(659年 )七月十五 

日这天，京都内各大寺院都在讲颂《盂兰盆经》，将七世 

父母解脱苦海 ，并称此举为超度七世父母 ，为父母积福 

添寿。虽说如此，但劝讲《盂兰盆经》才是举行盂兰盆 

会的最终 目的。”[2](P275)公元 659年七月十五 日，天 

皇召集群臣来到京都，在寺院中诵读并讲授《盂兰盆 

经》，为报七世父母的恩，超度七世父母。这一举动标 

志着天皇开始积极参与盂兰盆会活动。 

据《统El本纪》记载：“天平五年七月六El，开始命 

令大膳职准备盂兰盆祭。”[7](P192)“大膳职”是Et本 

宫廷掌管饮食的部门。天皇于天平五年(733年)命令 

宫廷内部准备盂兰盆节的贡品，标志着盂兰盆节作为 

一 年的例行公事已经开始被皇室认可。随后日本的一 

般贵族也开始参加盂兰盆会的仪式活动。此后，盂兰 

盆会开始由在少数上层阶级个人所属的寺院中举行普 

及到全国各个寺院。编于967年的《延喜式》记载，盂 

兰盆会在 日本平安时代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每年 日 

本朝廷官员都会按照所定规格检查寺院准备盂兰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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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一直到平安时代盂兰盆会已逐渐演变为固定 

的公事活动[8](P1032)。 

《今昔物裙集》是 11世纪日本平安时代的说话集。 

该书记载说，在七月十五 日盂兰盆节当天，一位极其贫 

困的女子因没有能力为父母准备盂兰盆贡品，于是脱 

下自己的外衣作为贡品放在瓮中，上面盖上莲叶送到 

爱宕寺 ，在莲叶上写到：“三代的佛祖 ，虽然我献上的东 

西仅如莲叶上的露水一样少，还请佛祖能可怜我，保佑 

我的父母。”这是对当时民间盂兰盆会生者向死者供奉 

贡品的具体描写[9](P60)。 

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蜻蛉 日 》[10](1'27)和《枕 

草子》[11](P58)中都有描述百姓参加盂兰盆会活动的 

场面。由此可见 ，盂兰盆会由最初的纯佛教活动，逐渐 

发展为官方和民间共同举行的惯例风俗活动。 

(三)镰仓时代、室町时代的盂兰盆节 

日本在镰仓时代陷入长期战乱之 中，随着各地大 

名纷纷崛起，日本进入军阀混战的战国时代。由于经 

济衰退 、政治动乱，许多寺院无力定期举行盂兰盆会 ， 

民问开始盛行在家里供奉祖先和 已逝父母 的活动 ，这 

种活动更接近于现在的盂兰盆节活动。如 贞和五年 

(1349年)七月十五 日盂兰盆会 ，中原师守在 日记中记 

载：“今天早上为供奉父母和觉妙、妙心两位姐姐，准备 

了四人的供 品，将筷子竖起 来。”[12](64卷 卷29)可 

见，当时的盂兰盆会已由最开始的在寺庙里进行，演变 

为也可以在家中对死者进行供奉的活动。 

室町时代前期的醍醐寺座主满济的 Et记《满济准 

後 日 》(又名《法身院准後 日 》)中记载作者于庙永 

二十年(1413年)七月十四 日参拜了菩提寺的墓地 ，在 

七月十五日抄写了《盂兰盆经》，然后和众人一起朗读 

《盂兰盆经》，并为众人进行讲解[13](P633)。由此可 

以看出，当时扫墓 已经作为盂兰盆会活动的一部分。 

盂兰盆会的活动不仅限于寺庙 ，在家里抄写《盂兰盆 

经》和众人朗读讲解《盂兰盆经》等都已列入民间百姓 

的盂兰盆会祭祀活动中。 

(四)江户时代延至近代的盂兰盆节 

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后 ，政治逐步稳定，社会经济得 

以发展，盂兰盆节由单纯的祭祖活动变为被民众认可 

的节 日。 

《江户柬京葳晴 》中称 ：“盂兰盆节是七月最重要 

的家庭祭祀活动之一 ，七月初是祭奠灵魂的时节。因 

此，在盂兰盆节举行将祖先迎接到家中，祈祷后并送走 

的仪式。”[14](P123)该书并记载，从公元 1801年到公 

元 1804年 日本盂兰盆节设立了“草市”(出售盂兰盆节 

用品的市场)，在 13日早上举行。记录的 1803年“草 

市”主要有“浅草胸形 、朗跻前 、茅 町、筋逮 小路、麴 

町、而国 小路 、日本橘南北 、人形町 、深川森下町”等 



分布在东京的几个地区 [14](P129)。书 中还有关于 

“迎火”的记载。“到了七月十三日的傍晚时分，家家户 

户都点燃迎火，将土锅放在地上，然后在上面点燃麻 

秆，这是江户东京点燃迎火的方法。”“结束为期三天的 

孟兰盆节 ，到了十五 日傍晚是送祖先的时候，也有在十 

六 日早晨送祖先 的，送火 和迎火相 同，将先祖用火迎 

来 ，再用火送走。”[14](PI31) 

根据《江尸束京崴晴 》的记载，看出盂兰盆节在 

日本江户时期已经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其中不但 

有送迎祖先的活动 ，更为百姓购买孟兰盆节 的用品专 

门设置了“草市”，对送迎火甚至点火的材料以及器具 

都有规定，这些和 日本现今的盂兰盆节仪式活动内容 

相当。盂兰盆节此后也成为 日本法定的节假 日，并且 

是日本除春节以外放假最长的一个节日。 

盂兰盆节文化在日本代代相传、演变较大，其传承 

不息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由佛教活动演变为皇宫贵族礼仪活动 

盂兰盆节文化之所以能在日本代代传承下来，首 

先和日本皇室对佛教的崇拜及盂兰盆节活动的重视有 

密切关系。如上文所述，在由苏我氏为代表的贵族信 

佛建寺时，日本天皇开始接受由中国传人日本的盂兰 

盆节文化，并在当时 日本最古老且具有代表意义的寺 

庙——飞鸟寺举行 了盂兰盆会 ，从而确立 了盂兰盆节 

在 日本的地位，之后盂兰盆节的仪式活动便成为 日本 

佛教中必不可少的活动。据《训藐日本害 》的记载可 

以看出，最初传人 日本的盂兰盆节文化在 日本的寺院 

得以传播，主要是供养十方众僧、为过世的父母祈福脱 

离苦难 ，往生极乐世界 ，以及为现生的父母添福加寿的 
一 种活动[2](P129)。 

从《 就日本害 》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盂兰盆会虽 

然得到天皇的认可，但 当时的盂兰盆会仪式活动还未 

列入宫廷仪式活动。目前所知，“天平五年(733年)七 

月六日，开始命令大膳职准备盂兰盆祭”，标志着盂兰 

盆节开始由佛事活动发展为皇宫例行活动。至公元 10 

世纪，盂兰盆节仪式活动在 日本的皇宫和寺院同时进 

行，已具有一定规模 。《延喜式》一书曾详细列出了盂 

兰盆会所需要准备的食物清单：“各寺院供奉食品的清 

单，米一斗四合 ，糯米两斗 ，糖三升，黍米五升 ，小麦一 

斗四合，熟瓜三十六个，青瓜一百一十个，茄子两斗等 

等。”[8](P1059)这些食物清单和七夕节的所需供品一 

样。由此可以看 出日本盂兰盆节仪式活动在 l0世纪 

末时和七夕节活动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 ，盂兰盆节仪 

式已经成为平安时代皇宫和寺院的国家法定仪式。 

到了平安时代末期 ，盂兰盆节仪式不仅在皇宫和 

寺院举行，在一般贵族阶层之 间也开始大规模举行。 

公元794年至 1183年 日本正处于以贵族为政治中心的 

贵族社会阶段，藤原道长把贵族权利推到顶峰，统治朝 

廷三十余年，达到了“此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的境 

界。在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阴白 》中对贵族间举行 

盂兰盆祭祀活动有详细记载。如宽弘七年(1010年) 

七月十四日的记录：“盂兰盆仪式照常进行，即使是服 

丧期间，脱去孝服，可以去宫 中参拜。”[15](P215)再 

如，长和四年(1015年)七月十四日：“法兴院、净闲寺、 

慈德寺等按照惯例举行盂兰盆祭祀活动。”[16](Pl14) 

从藤原道长的日记《御堂阴白 》中可以推断，在藤原 

道长时期(966—1027年)，贵族开展盂兰盆祭祀活动 

已成惯例。连位高权重的藤原道长在七月十四日也要 

向法兴寺送盂兰盆节的贡品。另外，盂兰盆节期间即 

使服丧也可以脱去孝服去宫中参拜的这一规定也说明 

了盂兰盆节在藤原氏统治时期 已经超越其它节 日，在 

皇室和贵族之间拥有特殊地位。连日本服丧期间不能 

进宫参拜或是参加节 日庆典活动的规定 ，也要为盂兰 

盆节开放绿色通道。盂兰盆节的特殊地位使其仪式活 

动由皇宫向一般贵族阶层之间迅速传播。这与当时贵 

族掌握朝廷大权，藤原氏专权达到全盛时期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为了彰显贵族的权利，皇宫具备的礼仪 

和仪式活动，贵族们也纷纷效仿，孟兰盆节的祭祀活动 

在这种大环境下得到了推动和传播。 

(二)日本人的祖先信仰对盂兰盆节的影响 

日本人的祖先信仰使盂兰盆节不仅仅是一个祭祀 

活动，而且成为 日本人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它使盂 

兰盆节从影响日本人的生活，最终融入到 了日本人的 

生活中。 

日本人思想中存在着身体和灵魂分离论，相信人 

死后灵魂还在。因此，日本人死后一般被葬在离家不 

远的寺院中，这样每天家里人出门时都能经过看 到。 

他们认为亲人葬在家的附近可以庇护子孙后代。“刚 

去世的人的灵魂通过祭祀和供养的才能变为保佑家人 

的祖灵，没有经过子孙后代的祭祀和供养刚去世的灵 

魂带有污秽，不能成为祖灵，也不会保佑后代，只有接 

受后代、子孙的祭拜才能使这些新的灵魂稳定下来 ，经 

过不断祭祀供养成为保佑家人 的祖灵。”[17](PIO0— 

101)因此，中国的盂兰盆节传人日本后，经过日本人自 

身对灵魂的特殊理解，与信仰中的“祖先观念”相结合， 

就演变为现在的迎接祖先和送祖先的仪式。 

日本人的祖先信仰对盂兰盆节祭祀方式有着直接 

影响。现今民间举行的盂兰盆节仪式活动主要围绕盂 

兰盆节期 间接送祖先的灵魂来举行。从 明治时期开 

始，日本将阴历(旧历)改为世界通用的阳历即新历，但 

在农村，却没有立刻将 旧历改成新历 ，一直沿用 了很 

久。主要是因为一年中的祭祀活动是按照 旧历来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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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改为新历的话 ，祭祀活动的日程就会提前一个 

月左右。后来，人们采用了便利的方法 ，将所有旧历中 

的节日在新历中都推后一个月进行。于是原本旧历七 

月的盂兰盆节的 日程按新历也推后一个月成为了现在 

的8月。根据地方 、地区的不同，一般在 8月 13日正式 

开始，称为“迎盆”即接祖先归来 ，15日或 16 El结束 ， 

称为“送盆”即送祖先 回去。 

在 日本的农村 ，为了方便祖先的灵魂顺利地进入 

村庄 ，首先进行除草活动，主要清除从祖坟到 自家门前 

的杂草。另外准备桔梗、天香、百合等供奉在佛像前 的 

盆花，制作室内佛龛前摆放供品的盆架，上面放上竹 

竿，将这个季节里收获的各种各样的蔬菜挂在一起。8 

月 13日晚上，人们在家门前点燃晾干的麻或马科莫等 

迎接祖先的灵魂 ，点亮“盆提灯”，为祖先的灵魂领路。 

各家各户的佛龛里摆着故人喜爱的水果、点心和酒等 

物品。在佛龛前摆放茄子做的牛和黄瓜做的马，这是 

各地区的共同习俗。日本人认为祖先的灵魂是骑黄瓜 

做的马来到人世间，用茄子做的牛回到那个世界。骑 

马来寓意了13本人盼望祖先早些归来的急切心情。坐 

牛车慢慢地去，体现了E1本人对祖先依依不舍的感情。 

同时祖先回去时要带上子孙为其准备的丰厚礼物，因 

此选用牛车拉回去。 

日本盂兰盆节期间的活动也有许多习俗要求和祖 

先信仰有关。比如不允许杀生 ，连小孩在盂兰盆节收 

集昆虫标本也会被家长责骂。因为日本人相信在盂兰 

盆节时，祖先的灵魂会借用其它生物的身体回到家。 

另外 ，因为祖先 15日会去神 田购物，需要为他们准备 

钱，一般 日本人把钱放在“精灵棚”的“马”背上。这天 

晚上的盂兰盆舞会上 ，表演者要头戴斗笠 ，并用斗笠遮 

住脸 ，展现出祖先的灵魂回到了家乡，并在子孙当中欢 

歌笑语的样子。 

8月 16日是祖先回去的日子，为了送走祖先的魂 

灵，人们在门前进行 “送火”活动。各地都有大规模的 

送迎活动。在日本以“送火”出名的是京都举行的大文 

字五山送火活动。由此可以看出盂兰盆节的整个仪式 

活动都是围绕迎送祖先的灵魂来进行。这和日本人信 

仰中的“祖先观念⋯‘祖先信仰”丝丝相扣，正是因为相 

信祖灵在子孙后代的拜祭下能保佑子孙、庇护后代，盂 

兰盆节的仪式活动才会围绕祭祖迎祖进行，并且能传 

承下来。 

(三)日本经济发展给盂兰盆节赋予了新的使命 

江户时代是德川幕府统治 日本的时期，也是 日本 

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时代。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后政治 

安定 ，经济也有所发展。伴随着社会稳定 ，城市经济的 

飞速发展，从农村到城市经商和打工的人们虽然工作 

繁忙 ，但绝大多数工作单位还是会允许在每年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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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盂兰盆节期间休假两次。江户时代甚至形成一个不 

成文的规定，允许已出嫁的女性在正月和盂兰盆节回 

娘家。而对于每天在外务工的人员来说，春节和盂兰 

盆节是他们最为期待的两个节 日。每当盂兰盆节前 ， 

寻常百姓一般都会全家出动为盂兰盆节做准备 ，可以 

说盂兰盆节就是家庭成员一次宝贵的欢聚时刻 ，而对 

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来说，这就是一个热闹而欢乐的 

节 日。 

日本人的这种习惯一直持续至今。现在每逢正月 

和盂兰盆节放假时，从乡村 出来到城市工作的人们就 

会回老家 ，形成一年中的返乡高潮 。这种正月和孟兰 

盆节回家的习惯，就是保留了江户时期规定的春节和 

盂兰盆节休假回家探亲的习俗。现代盂兰盆节的风俗 

习惯基本上也是江户时代的延续和补充。 

日本的盂兰盆节活动是以一家之主及其成员为中 

心，包括亲戚在 内举行的活动。现代繁忙的工作和快 

节奏的都市生活使家庭成员、亲戚之间在一年当中都 

极少有机会见面，而一年一度的盂兰盆节使大家能够 

抽出相 同的时间借此相聚。在盂兰盆节回去共进晚 

餐 ，一起对祖宗牌位进行拜祭，大家抱着共同的心愿扫 

墓。8月的 日本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 ，也正值学校 

放暑假 ，带孩子一起参加盂兰盆仪式活动，带着他们一 

起购置盂兰盆节用品，帮助准备招待亲戚的盂兰盆节 

饭菜。对于孩子们来说，跟随父母去农村老家为祖先 

扫墓 ，参加盂兰盆节仪式活动也是新 的体验。通过盂 

兰盆节祭祀活动的准备工作 ，孩子对祖先和家族有更 

深的了解 ，并产生 了深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由此一 

来 ，一代又一代人从最初的参加逐渐演变为以后 的继 

承，盂兰盆节文化也就得以传承下来。 

(四)盂兰盆舞推动盂兰盆节在 日本的传播和传承 

日本的盂兰盆节虽然由中国传人，但中国传统的 

盂兰盆节却没有跳盂兰盆舞的传统。在盂兰盆节期间 

跳盂兰盆舞是中 日盂兰盆节祭祀活动的一大不 同之 

处。日本最早关于盂兰盆舞的记载是室町时代禅僧的 

《大 日本古 绿蔗轩 日绿》，文明十八年(1486年)七月 

十四日“夜间敲鼓击钟之声和唱阿弥陀的声音惊天动 

地 ，这是当时的风俗”[18](P209)，人们高声念佛，围着 

跳舞 ，被 日本人称为“念佛舞蹈”。由最开始的“念佛舞 

蹈”，发展为民间的娱乐活动，随后又和供奉亡灵 的盂 

兰盆活动相结合 ，从而形成了现在的盂兰盆舞。 

从“念佛舞蹈”发展而来的盂兰盆舞是为了表达遵 

循释迦牟尼的教诲将母亲从苦难 中解脱出来的喜悦 ， 

并以跳舞的方式安慰祖先的灵魂。盂兰盆舞会逐渐演 

变成为给祖先灵魂送行仪式的一部分。特别是 为了安 

慰新盆的灵魂 ，家家户户习惯围绕着有新盆的家庭跳 

舞，搭建高台，装饰灯笼，跳舞到深夜。日本至今仍有 



许多地方传承延续盂兰盆舞会，其 中最为著名的是 日 

本德岛县的盂兰盆舞“阿波舞”(德岛县原名阿波国，故 

名)。“阿波舞”主要由日本三弦、大鼓、笛等来伴奏，少 

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组成一个个团队边跳边唱、边前 

进。当天舞队经过的街道一切车辆禁行，专供跳舞使 

用。“阿波舞”一般是从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下午六点开 

始 ，到晚上十点左右结束。舞队经过之地灯火通明，亮 

如白昼。人们提前占座位争相观看，场面颇为壮观。 

舞蹈的动作源于 日本舞蹈，虽简单又不失和谐。参加 

者从幼儿园的孩子到六七十岁老人各种年龄层次的都 

有。虽然祭祀祖先是为了寄托对祖先的思念 ，但在 日 

本人眼中，他们把送迎祖先当做一件快乐的事，因为祖 

先回到家里能够全家团圆。 

盂兰盆舞会在日本的传播也无形中推动了盂兰盆 

节文化的当代传承。据日本NHK新闻报道，2017年 8 

月5日东京“涩谷第一届盂兰盆节舞会”参加人数达到 

34000人。舞会中妇女团体联谊会的代表在上面做示 

范，普通女性则在下面穿和服围着鼓楼跳盂兰盆舞。 

会场中一直播放着日本跳盂兰盆舞的代表曲《柬京音 

顽》和《碳坑铈》。此外，为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 

办方还特别播放了《柬京五输音顼 一2020一》。举办方 

称此举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 日本的传统文化， 

让Et本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盂兰盆舞使日本的盂兰盆节细雨无声地浸透在日 

本人的生活中，让 日本人的生活和盂兰盆节文化紧紧 

相连难以分离。近年来，日本政府还通过在首都中心 

地带举行大规模的盂兰盆节舞会，来巩固盂兰盆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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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地位，让日本盂兰盆节文化在最大范围得以传 

播和传承，期望借此使日本的盂兰盆文化得到更多人 

的了解。 

通过以上对 日本盂兰盆节 的发展和演变进行梳 

理，可以发现由中国盂兰盆会演进而来的 日本盂兰盆 

节和中国的“鬼节”“中元节”不仅名称上存在不同，更 

为明显的是中国的“鬼节”“中元节”已渐渐被民众所 

遗忘，而日本的盂兰盆节却代代相传、经久不息。其原 

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基于对他国先进文化的 

崇拜，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礼仪等，并在宫廷中效仿 

使用。随后，日本历史上又经历了以贵族为政治中心 

的贵族社会阶段，因此盂兰盆会的祭祀活动也由宫廷 

走人一般的贵族家庭以及其亲朋好友、周边所接触的 

人群。其二，日本人的祖先信仰不但直接影响着盂兰 

盆节的仪式形式、祭祀对象、举行时间等，还使盂兰盆 

节文化逐渐演变成为 日本人的重要精神支柱 ，成为 日 

本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动。其三，日本政治的 

稳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给盂兰盆节带来了更大的发展 

空间，使盂兰盆节由民间活动变为法定节假 日。如今， 

日本的盂兰盆节是被 日本官方认可并深深扎根于民间 

的公事活动。在吸收 中国的盂兰盆会文化的同时，日 

本将自身的风俗习惯及信仰追求融合其中，不但保留 

了自己的主要制度和价值标准，而且使重组后的盂兰 

盆节文化在 日本能够深人人心，传承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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